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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寓言”一词有着传统文

化语境下特定的内涵和指称。近代以来，随着伊

索寓言的传入，“寓言”在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中，

逐步转换为与西方“Fable”相对应的文体概念［1］。

近现代以来，中国古代寓言研究也主要以或宽或窄

的“寓言”文体概念来甄别界定古代文献中符合相

关文体特征的作品或作品片段，并依此来建构所谓

中国古代“寓言”的历史。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

提出“追寻历史上实际发生的对寓言的认知和定

位”［2］，力求还原中国古代文献中“寓言”之名与

实的本然状态。同时，在古代小说、散文研究特别

是古代俳谐文、假传、笑话等文体研究中，也或多

或少涉及到古人之“寓言”概念问题。然而，总体

看来，前人研究还原古人“寓言”之名与实，主要

按照理论批评术语加以探讨，偶有涉及作为文类概

念之“寓言”，亦多零散之论。其实，在中国古代

文类系统中，不仅“寓言”指称的具体作品自成谱

系，而且“寓言”亦曾作为宽泛而混杂的文类概

念。本文拟通过全面梳理辨析古典文献中“寓言”

之“实”及其变迁，还原其所指称的作品谱系，揭

示其作为文类概念的指称与内涵以及文类定位，以

期建构中国原有文化语境的“寓言”历史。

一 “寓言”指称之作品谱系

“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之《寓言篇》

《天下篇》，其原义为特指“有话不自己说，而假

托他人来说” ［3］。然而，《庄子》“寓言”本义很快

被引申为虚构幻设、寄托寓意之义，如司马迁《史

记·老子伯夷列传》：“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

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

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

皆空语无事实。”［4］桓谭《新论》：“庄周寓言乃云

‘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

亦皆为妄作。”［5］张湛《列子注》：“真人无往不忘，

乃当不眠，何梦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6］后

世，这种以虚构性和寄寓性为核心的引申义，广泛

用于论史、论文、论赋、论诗、论小说、论戏曲

等，成为“寓言”作为理论批评术语最为通行之涵

义［7］。同时，“寓言”一词从不同角度指称具体作

品，涉及《庄子》《列子》和其他先秦诸子作品的

部分片段，文、赋、史传、小说、戏曲中部分具有

鲜明虚构幻设性或寄寓性的作品或作品片段等，实

际上形成了一系列古代“寓言”作品谱系。

《庄子》的部分作品片段被古人明确称作“寓

言”，实际主要指称那些明显幻设虚构的人物、故事，

如刘知几《史通》：“此何异庄子述鲋鱼之对而辩类

苏、张……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矣。”［8］王

观国《学林》卷十：“《庄子》啮缺、王倪、婀荷甘之

属，皆寓言，非真有是人也。”［9］罗璧《识遗》卷一

“孔子师”条：“孔子师老聃之说，肇于《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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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庄子》一书多驾空寓言。”［10］古人将《庄子》

整体看做“寓言”，也主要着眼于其诙诡荒诞之幻设

性，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书（《庄子》《列

子》）固极诙诡，第寓言为近，纪事为远。”［11］

早 在 汉 代，《 列 子 》 就 已 被 定 性 为 多 含“ 寓

言”，刘向《列子书录》：“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

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

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12］后世将《列子》部分

作品片段指称为“寓言”，也与《庄子》命名角度

相似，亦从幻设虚构人物故事而言，如张湛《列

子注》称：“管仲功名人耳。相齐致霸，动因威谋。

任运之道既非所宜，且于事势不容此言。又上篇复

能劝桓公适终北之国，恐此皆寓言也。”［13］刘克庄

《后村集》卷一百四：“极西仪渠之国，亲死则取柴

焚之，然后为孝子。盖荒唐之寓言。”［14］

《庄子》《列子》作为中国古代“寓言”之源

头，古人常常将其固定并称，“庄列寓言”作为习

惯用法，也主要指称幻设虚构、怪诞不实之义，如

章如愚《山堂考索别集》卷五《经籍门》：“同庄列

寓言，大概谲怪如此。”［15］许奉恩《里乘》卷九：

“大抵不过《庄》、《列》寓言，未必实有其事。”［16］

综上所述，《庄子》《列子》中部分作品片段被称

“寓言”，并非泛指一般性的借事喻理的人物故事，

而是特指其中那些具有鲜明幻设虚构特征者。《宋

史·艺文志》著录《庄子寓言类要》一卷，此书已

佚，应为专门辑录《庄子》“寓言”作品而成。

除了《庄子》《列子》之外，也有其他先秦诸

子的部分作品片段被称为“寓言”，如冯梦龙《古

今谭概》：“此（刻舟求剑）与胶柱鼓瑟、守株待

兔，皆战国策士之寓言也。”［17］古人统称战国诸子

或策士寓言，多从借人物故事以说理的角度而言，

刘知几《史通》：“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

理，以相比兴”［18］，“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

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

口者以寓言为主”［19］。先秦诸子和策士论辩中有

着大量当时被称为“说”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

以《韩非子》的《说林》《储说》为代表［20］，后世

多将其笼统称为“喻”，如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称：“韩非著博喻之富。”［21］借故事以喻意的修辞

表达方式被称为“设喻”，如罗璧《识遗》卷七

“庄子”条：“文章设喻则深婉，而于喻最难，至一

字数喻尤难。”［22］ 从宽泛意义上来看，“喻言”与

“寓言”都为借事寓意，两者无疑存在相通之处，

如崔述《唐虞考信录》卷三：“刘向之书，诬者多

矣……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23］但是，一般说

来，古人心目中的“喻”之义相对“寓言”更为宽

泛，甚至可泛指一切譬喻之言，如徐元太所编《喻

林》，“汇喻为林”，辑录各类譬喻之言。“寓言”一

般则仅指其中的幻设虚构之作。

赋类作品被称为“寓言”，最早见于班固评价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等：“文艳用寡，子虚乌

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24］这也应主要指

称汉大赋的虚构幻设性，包括假设问答、幻设人

物、铺陈夸饰等。钟嵘《诗品》用“寓言”来界

定作为“诗之三义”的“赋”，《诗品序》：“直书其

事，寓言写物，赋也。”［25］此处之“寓言”应主要

是从寓意寄托界定“赋”作为表现手法之特征，如

刘熙载《艺概·赋概》：“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

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

外之重旨。”［26］唐代以降，古人多从“寓言”角度

将先秦屈原、宋玉之辞赋与庄子、列子并称，如

《白氏长庆集》卷七十一《禽虫十二章序》称：“庄

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筌蹄。”［27］章学

诚《校雠通义》卷三：“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

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28］

《离骚》《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多被明确指称

为“寓言”，如洪迈《容斋三笔》卷三“高唐神女

赋”条：“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

明。”［2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龙

冈楚辞说》：“兴寄高远，登昆仑、历阆风、指西

海、陟升皇，皆寓言也。”［30］胡应麟《少室山房

笔丛》：“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庄

生之幻说，本未尝谓实有。”［31］从上述材料来看，

先秦辞赋被称为“寓言”，也主要是从虚构和寄寓

两方面来界定的。屈宋辞赋之外，也有许多其他

赋体作品被称为“寓言”，如刘克庄《后村集》卷

一百七十三：“《洛神赋》，子建寓言也。”［32］黄景

昉《国史唯疑》卷八：“汤显祖《嗤彪赋》，同是文

士寓言，阴有所况，殆毛颖、黔驴之喻。”［33］陈

元龙辑《历代赋汇》卷一百十三、卷一百十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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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寓言”类，收录《草上之风赋》《螳蜋拒辙赋》

《蟭螟巢螡睫赋》《梦为鱼赋》《痀偻丈人承蜩赋》

等 48 篇作品，此类作品被归入“寓言”，或因其

源于庄列寓言故事，或因其具有鲜明幻设性。

史传作品被称为“寓言”，主要与“实录”相

对，如刘知几《史通·杂说》：“嵇康撰《高士传》，

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

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

矣。”［34］陈瓘《四明尊尧集》征引《王安石日录》

设置有“寓言门”，评“编类王安石日录语凡八

段”：“虚无不实，故臣以为寓言也。”［35］一般来

说，史传作品内容被称为“寓言”，主要因为其内

容性质具有明显假托性。当然，也有学者从寄寓深

意出发，以“寓言”指称史传作品，如曾国藩读

《史记》后说：“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

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列传首伯夷，

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据，一以寓不得依圣人以为

师。”［36］

小说作品被称为“寓言”，较早见于李肇《唐国

史补》：“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37］

《枕中记》的人物故事具有鲜明的幻设性和寄托性，

这类作品多被称为“寓言”，如洪迈《夷坚志补》

卷二一《蚁穴小亭》：“乃知唐人记南柯太守事，虽

为寓言，亦固有之也。”［38］然而，在小说领域，“寓

言”更多用于指称虚妄难信的虚构性内容，如洪

迈《夷坚乙志序》：“夫《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

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逮干宝之《搜神》，奇

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异》，《河东》之记，

《宣室》之志，《稽神》之录，皆不能无寓言于其

间。”［39］赵与时《宾退录》卷五：“前二事盖寓言以

资笑谑，而后一事乃真有之。”［40］同时，也用于指

称自觉虚构幻设之作，如陈霆《两山墨谈》卷十四：

“南平赵弼著《效颦集》，其钟离叟一传，盖寓言以

詈安石，尝喜其幻设之妙。”［41］

戏曲作品被称为“寓言”，或指称其有意虚构

幻设，徐复祚《曲论》：“要之传奇皆是寓言，未有

无所为者，正不必求其人与事以实之也。”［42］李渔

《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结构第一·审虚实》：

“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43］李渔《曲部誓词》：

“余生平所著传奇，皆属寓言，其事绝无所指。”［44］

或指称其寄寓主体思想、抒写作者情怀，如丘濬

《伍伦全备记》：“这本《伍伦全备记》，分明假托扬

传，一本戏里五伦全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

“这戏文一似庄子的寓言” ［45］。“寓言”一词作为古

代小说、戏曲的文体术语概念，实际上彰显了古代

小说和戏曲文体之自觉虚构意识和思想情感寄寓意

识的生成过程和发展脉络［46］。

古代诗作被称为“寓言”，主要集中于以“寓

言”为题者。此类作品始于唐代，如孟郊《寓言》

（“谁言碧山曲”）、李白《寓言三首》（“周公负斧

扆”）等，其后代有作者，如王安石《寓言四首》

（“不得君子居”）、陆游《寓言》（“济剧人才易”）

等。此类作品以“寓言”为题，主要为了申明寄托

有深意或人物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如朱谏《李诗选

注》卷十三称：“寓言者，以已之意寓于歌咏之词也。

白被谗，乃以周公之事而寓言之。”［47］另外，也有

其他寄寓性较强的诗歌被称为“寓言”，如郎锳《七

修类稿》卷十九“辩证类”之“锦瑟无端五十弦”

条：“《锦瑟》诗玉溪生作也…… 此篇皆寓言。”［48］ 

此外，也有个别幻设譬喻性的文人杂著如苏

轼《艾子杂说》、刘基《郁离子》、陈相《百感录》、

沈恺《夜灯管测》等被称为“寓言”，如《广谐史》

卷九收录杨攀龙《艾同世家》称：“世传艾子书，

又寓言驾说。”［49］陈霆《两山墨谈》卷六：“《郁

离子》本皆寓言，用以讽切时弊，警悟世主。”［50］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六著录陈相《百感

录》称：“是书仿庄子寓言，多假虫鱼鸟兽以寄其

意。” ［51］ 著录沈恺《夜灯管测》称：“是书乃恺为宁

波知府防倭海上时所作，凡一百篇，借事寓言以示

劝戒，大致规摹郁离子。”［52］一般来说，此类杂著

的人物故事多具有鲜明的虚拟性、寄寓性。

除了上述作品系列之外，古代“寓言”直接指

称的作品谱系还有一类集中于文人文集中的文章之

作，并且发展成为一种明确的文类概念，下面将对

此做专门论述。

二 作为文类概念之“寓言”

文集中的文章之作被明确称为“寓言”，较早

源于韩愈、柳宗元的戏拟、俳谐、讽喻之作，如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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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注《毛颖传》引洪庆

善言：“退之《毛颖传》，柳子厚以为怪，予以为子

虚乌有之比，其流出于庄周寓言。”［53］赵与时《宾

退录》：“寓言以贻训诫，若柳子厚《三戒》、《鞭贾》

之类，颇似以文为戏，然亦不无补于世道。”［54］

宋代开始，“寓言”也开始作为一种文章内部

类型概念，如李昉《文苑英华》“记”类有“学

校 ”“ 文 章 ”“ 释 氏 ”“ 观 ”“ 尊 像 ”“ 童 子 ”“ 宴

游”“纪事”“刻候”“歌乐”“图画”“灾祥”“质

疑”“寓言”“杂记”等子目，其中，“寓言”类

收录王绩《醉乡记》、李华《鹗执狐记》、沈既济

《枕中记》。此外，还出现了以“寓言”命名的专

书，如罗隐《淮海寓言》，《崇文总目》《通志·艺

文略》《宋史·艺文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卷十六均有提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张大

玄《平台百一寓言》三卷。可惜，这些标称“寓

言”之作，均已亡佚，无从得知其具体内容。明

代，“寓言”作为文类概念进一步明确，出现了以

“寓言”题名的作品选集，如詹景凤《古今寓言》、

佚名《游翰寓言》等。另外，类书及笔记杂著中也

出现了“寓言”之类目，如《绣谷春容》列有“寓

言摭粹”，徐元太《喻林》卷十九“人事门”设有

“寓言”类，王晫《丹麓杂著十种》列有“寓言”

类，“五曰寓言，假禽虫以示劝戒”［55］。

《四库全书总目》之《古今寓言》提要：“其

书钞撮诸家文集中托讽取譬之作，分十二类。体

近 俳 谐， 颇 伤 猥 杂。”［56］ 全 书 以 题 材 类 型 分 为

“天文类”“地理类”“人物类”“身体类”“人事

类”“神鬼类”“器用类”“饮食类”“鸟兽类”“珍

宝类”“文具类”“草木类”, 凡 12 卷 135 篇。这些

作品的托讽取譬对象多为“物”，或以物拟人、或

借物俳谐游戏。从明代文类文体谱系来看，《古今

寓言》所谓“寓言”应包括以下几种文体：

一、“假传”“托传”“寓传”。徐师曾《文体明

辨序说》：“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

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

里巷，或有隐德而弗彰，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

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

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故今辩而列之，其品

有四：一曰史传（有正、变二体），二曰家传，三

曰托传，四曰假传。”［57］其中，“假传”例文为韩

愈《毛颖传》和秦观《清和先生传》，“托传”例文

为柳宗元《梓人传》和韩愈《圬者王承福传》。贺

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按传之品有七，一曰史传，

二曰私传，三曰家传，四曰自传，五曰托传，六

曰寓传，七曰假传。”［58］其中，“假传”例文为韩

愈《毛颖传》、司空图《容成侯传》、苏轼《万石

君罗文传》、秦观《清和先生传》；“托传”例文为

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梓人传》、司马光《圉人传》；“寓传”例文为柳宗

元《蝜蝂传》、陶九成《雕传》、杨慎《仓庚传》。

此处“假传”主要是将器、物拟人作“传”，肇始

于《毛颖传》，宋元明清历代皆有文人模拟写作，

蔚为大观。周必大《即墨侯传序》：“自昌黎先生为

毛颖立传，大雅宏达多效之，如罗文、陶泓之作，

妙绝当世，下至包祥、杜仲、黄甘、陆吉、饮食果

窳，亦有述作。”［59］“假传”之“传主”从唐代之

笔、墨、纸、砚、靴、镜，到宋代之桑、杜仲、柑

橘、菊花、荔枝、萝卜、汤婆、棋局、铜钱，再到

明代之鼠、虎、蟹、蝇、蚊、虱、蚤等，题材不断

拓展。“托传”主要指依托下层小人物事迹或言论

缘事而发、借题发挥、讽喻议论，所依托之人物

事迹往往真伪难辨，发端于韩愈、柳宗元，历代

亦有仿作相继。“寓传”主要指拟人化虚构动物故

事，滥觞于先秦诸子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寓言”，

承接汉魏六朝之《神乌赋》《鹞雀赋》等动物赋而

来，唐宋以来亦皆有作者。《古今寓言》选录大量

“假传”“托传”“寓传”等作品，如《毛颖传》《下

邳侯革华传》《容成侯传》《清和先生传》《竹夫人

传》《石钟传》《孔元方传》《黄华先生传》《梓人

传》《种树郭橐驼传》《负苓者传》《中山狼传》《龙

精子传》等。明代通俗类书《绣谷春容》列有“寓

言摭粹”，主要收录《东郭生传》《倾国生传》《孔

方生传》《忿戾生传》《二士传》《三友传》《清虚先

生传》《飞白散人传》等 20 篇“假传”“托传”类

作品。

二、假托性的“自传”，文人借虚拟人物自述

志趣、吟咏情怀。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按传

之品有七……四曰自传。”［60］“自传”例文有阮籍

《大人先生传》、陶潜《五柳先生传》、王绩《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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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传》《五斗先生传》等。《古今寓言》选录了不少

此类作品中的假托性文章，如《甫里先生传》《江

湖散人传》《醉吟先生传》《无心子传》《五斗先生

传》等。假托性的“自传”，古人多明确称为“寓

言”，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古人不为人立

传”条：“梁任昉《文章缘起》，言传始于东方朔作

《非有先生传》。是以寓言而谓之传。”［61］

三、俳谐性的“赋”。《古今寓言》选录有宋玉

《钓赋》、左思《白发赋》、廖道南《天游赋》、欧

阳修《红鹦鹉赋》、苏轼《黠鼠赋》、卢照邻《穷

鱼赋》，多为俳谐性的咏物讽喻之作，与陈元龙辑

《历代赋汇》所列之“寓言”类作品相类。

四、其他讽喻性的俳谐杂文，《古今寓言》选

录有韩愈《送穷文》《杂说马》《杂说龙》、柳宗元

《乞巧文》《罴说》《黔之驴》、贝琼《土偶对》、罗

隐《风雨对》、苏东坡《日喻》、宋濂《琴喻》、王

世贞《猱说》等。

明代，与《古今寓言》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作品

选集还有胡文焕《谐史粹编》《寓文粹编》、邹迪

光《文府滑稽》、陈邦俊《广谐史》、闵文振《游

文小史》等。这些作品选本也常被混称为“寓言”，

如仁和庄汝敬修甫《寓文粹编序》：“寓言者，谓有

所假借而寄托之意也。”［62］古杭许令典《文府滑稽

序》：“每读奇文至寓言、游戏、排调、诙谐之处，

更眉舞肉飞，不能自已，则又嗜在滑。”［63］黄虞稷

《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一著录《游文小史》称：“辑

古今寓言之文。”［64］《四库全书总目》之《广谐史》

提要：“夫寓言十九，原比诸史传之滑稽，一时游

戏成文，未尝不可少资讽谕。”［65］《滑稽小传》提

要：“所载皆《毛颖传》、《容成侯传》之类，大扺

寓言。”［66］也就是说，此类作品选集虽然未标“寓

言”之题名，但也可看作“寓言”文类。从这些选

本收录的作品类型来看，既有以选录“假传”为主

者，如《谐史》《广谐史》，也有集各类俳谐文于

一体者，如《游翰稗编》《谐史粹编》等，还有兼

收文言笑话者，如《滑稽小传》《文府滑稽》《滑耀

编》等。

以上论述主要循着“寓言”之名对其直接指称

对象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基本揭示出“寓言”指

称的作品谱系。其实，有些作品虽未被直接称为

“寓言”，但与那些被称为“寓言”的作品属于同

一性质、同一类型，亦可看作“寓言”之“实”。

因此，若依此进一步推演，在古典文献中，“寓言”

之作品谱系无疑属于一个庞大存在。

三 “寓言”文类及相关概念之内涵

“寓言”作为理论批评术语的内涵相对较为明

确单一，即寄寓性和虚构性，其作为文类概念的基

本内涵也与此一致。一方面，强调所述人物与事迹

的虚拟性、假托性，如陈栎《定宇集》卷一《庄子

节注序》：“寓言者，寄寓于事物与人而言也。故凡

所言之事与物，未必真有此事物。所言之人与其人

之所言未必真有此人此言。”［67］另一方面，强调人

物与事迹之内在意蕴的寄寓性，如陶泽《六物传

序》：“君子之立言，有正有寓，易之象、诗之比、

荀子赋、庄子书、太史公滑稽传，率是寓也。”［68］

仁和庄汝敬修甫《寓文粹编序》：“寓言者……是编

或取兴于彼，或寓意于此……观者能引而伸之，触

类而通之，则言言皆理。”［69］陈世宝《叙古今寓

言》：“若寓言斯，又讽之支流而比之滥觞也……于

凡托讽取譬，足当罕譬旁通者，裒为一编，题曰：

古今寓言。明言之所寓，观者不可不深省也。”［70］

对 于“ 寓 言 ” 文 类 之 功 用 价 值， 古 人 亦 多

从“扶世教、正人心”“羽翼六经”等方面予以肯

定，如季光盛《寓文粹编跋》：“自世之偷薄也，士

君子喜为隐言，寄规刺之意云……于世道不无裨

也。”［71］王宗载《古今寓言叙》：“经亡教衰，百家

竞起，庄生之学同于老列，著书数万言，用以眇末

宇宙，戏薄圣贤，茫无崖涘，大抵寓言为广而已。

诙谐者流转相祖尚，率皆悬象曲证，设难发端，理

不必天地有，意不必古今道，而要归于扶世教、正

人心……谓寓言羽翼六经可矣。”［72］《古今寓言》

之《凡例》：“古人箴铭之作，往往近取诸物，非以

其触目儆心而然耶？是辑类多草木鸟兽、服食器用

之名，间有设难发端，涉于谑且怪者，顾义蓄渊

宏，词兼规讽，读之自兴起其长善救失之心，即

与经传之教并存可也。”［73］当然，古人也并不回避

“寓言”文类的娱乐消遣功能，如陈继儒《广谐史

序》：“天以笔与舌付之文人 , 二者不慎皆足以取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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垢、招悔尤。而又不能闷闷焉如无口之瓠 , 则姑且

游戏谐史中以为乐。”［74］

古人多将“寓言”文类之起源追溯至“《易》

象”“《诗》比兴”，王宗载《古今寓言叙》：“语本

出庄生，庄生世所称雄辩，汪洋自恣，宗仲尼者诎

焉。是编所纪言，人人殊统之为寓言也……是知易

象、诗比，盖寓言之宗祖也。”［75］章学诚《文史通

义·易教》云：“《易》象虽包六艺 , 与《诗》之比

兴，尤为表里……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 , 即其深

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 , 则触蛮可以立

国 , 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 , 则帝阙可上

九天 , 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 , 飞钳捭

阖之流 , 徙蛇引虎之营谋 , 桃梗土偶之问答 , 愈出

愈奇 , 不可思议。”［76］同时，也多将“庄列寓言”

看作“寓言”文类之直接源头，如陈世宝《叙古今

寓言》：“顾其言，率抅合于战国策士，迄庄列而掞

以为文辞。唐兴，昌黎韩子起八代而豹变之作《毛

颖传》，柳子厚文变而作《乞巧文》，二文既出，

操觚之士，竞相摸拟篇章，自是富矣，然多藉以

游戏乎？”［77］在古人心目中，《易》之“象”、《诗》

之“比兴”、庄列之“寓言”相通，具有鲜明共性，

如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书牍》：“余尝

谓佛乘中语多犹易之象、诗之兴比、庄列之寓言

也。”［78］“立象尽意”作为《易》之表达方式，与

“寓言”之借事寓理相通，特别是“假象”为“人

心营构之象”［79］，更是跟“寓言”之幻设虚拟相

类。《诗》之“比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

事于物”［80］。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联类譬喻，亦与

“寓言”相通。

“寓言”文类概念相近相通的术语还有“滑

稽”或“以文滑稽”，“俳谐”或“俳谐文”，“游

文”或“以文为戏”，存在混称现象。首先，正

如前文所述，“寓言”文类作品选集之题名反映

出“寓言”“滑稽”“游文”“谐史”之混称，“游

文，字寓言，号滑耀子”［81］。其次，这些术语之

间常互相阐释，实际上也是一种混称，如《说文

解字》：“俳，戏也。”段玉裁注：“以其戏言之谓

之俳。”［82］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称《庄子》：

“虽寓言托事，时代参差，而諔诡滑稽，甚可观阅

也。”［83］黄彻《巩溪诗话》：“子建称孔北海文章多

杂以嘲戏 , 子美亦戏效俳谐体 , 退之亦有寄诗杂诙

俳 , 不独文举为然。自东方生而下 , 祢处士张长史

颜延年辈 , 往往多滑稽语。”［84］杨慎《升庵集》卷

七十二《优孟为孙叔敖》：“以‘滑稽’名，乃优孟

自为寓言。”［85］高儒《百川书志·文史》收录《游

文小史》称：“以文滑稽圣门者也。”［86］《四库全书

总目》之《文府滑稽》提要：“是书选周秦迄于唐

宋寓言、俳谐之文，故以滑稽为名。”［87］

这些“寓言”文类概念相通相近的概念术语也

很早就用以指称相关作品。南北朝时期，“俳谐文”

就已成为戏拟公文及其他文体的文类概念，如《隋

志》著录南北朝有《俳谐文》三卷（不著撰人）、

袁淑《俳谐文》十卷、《续俳谐文集》十卷（不

著撰人）、沈宗之《俳谐文》一卷。袁淑《俳谐

文》在《初学记》《艺文类聚》保存数篇，有《劝

进笺》《鸡九锡文》《常山王九锡文》《大兰王九锡

文》《驴山公九锡文》等，多将动物拟人化，戏仿

官场。宋人也曾将《毛颖传》之类“假传”笼统归

入“俳谐文”，如叶梦得《避暑录话》：“韩退之作

《毛颖传》……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

爵之滥。”［88］郑樵《通志·艺文略》将文章划分为

“楚辞”“历代别集”“总集”“诗总集”“赋”“赞

颂”“俳谐”“奏议”“论”“策”“书”“文史”“诗

评”等 22 类，其中，“俳谐”类收录《俳谐文》三

卷（无名氏撰）、《俳谐文》十卷（袁淑撰），《俳谐

文》一卷（沈宗之撰），《任子春秋》一卷（杜嵩

撰），《博阳春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共

5 部 16 卷。与“俳谐”相近，明代部分文言笑话

也称“谐史”，如江盈科《雪涛谐史》、钟惺《谐

丛》、孙一观《谐史》等。当然，在古典文献中，

广义的俳谐文学包括俳谐文、俳谐赋、俳谐诗、俳

谐词等众多文体中的戏谑诙谐之作［89］。

“滑稽”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史记·滑稽

列传》专门被用来指称以戏言巧言劝谏君主的俳

优。司马贞索隐：“滑，乱也；稽，同也。言辩捷

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能乱异同也……又姚察

云：‘滑稽 , 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以言

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也。”［90］后世

遂以“滑稽”指称那些以文为戏的俳谐之作，如

陈长方《步里客谈》：“余尝疑《三器论》非退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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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又疑《下邳侯传》是后人拟作，退之传毛颖，

以文滑稽耳。”［91］褚人获《坚瓠集》壬集卷一评申

涵光《毛颖后传》：“广平申和孟作《毛颖后传》，

微有寄托，亦滑稽之笔。”［92］

自 唐 宋 始，“ 以 文 为 戏 ” 或“ 游 戏 之 文 ” 也

就已普遍指称“寓言”之作。裴度《寄李翱书》：

“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

戏。”［93］洪迈《容斋随笔》卷七：“《毛颖传》初

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

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94］王柏《大

庾公世家传》：“托物作史，以文为戏，自韩昌黎传

毛颖始。”［95］

显然，无论是“俳谐”“以文滑稽”，还是“以

文为戏”“游戏之文”，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彰

显“寓言”文类的类型特征，“夫设文之体有常，

变文之数无方”，这类作品大都属于“雅正”相对

的戏谑化“变体”“破体”，其创作旨趣是以戏拟、

戏仿、谐谑手法追求诙谐滑稽之效果。当然，戏谑

化“变体”“破体”几乎遍布古代各类文体，可看

作古代文人的游戏、幽默精神的投射外溢，并非

所有俳谐游戏之作都为“寓言”，“寓言”有着自己

幻设虚拟、寄托寓意等自身规定性，但是，“寓言”

之作大都具有俳谐游戏之戏谑化特色。

“寓言”之“名”与“实”结合起来看，实际

上可看作一种幻设虚拟、谐谑戏拟、寓意寄托的艺

术精神、叙事方式、艺术手法运用、传承于不同的

文类文体而形成的作品谱系，从先秦之庄列及诸子

寓言和《离骚》《高唐赋》《神女赋》等寓言性辞

赋，到汉代《子虚赋》《上林赋》等虚拟性大赋和

《非有先生传》等假托性自传、《逐贫赋》等拟人戏

仿之文，南北朝《鸡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等

戏拟俳谐文，再到唐代《毛颖传》等“假传”和

《种树郭橐驼传》《蝜蝂传》等“托传”“寓传”、

《送穷文》《乞巧文》等俳谐杂文、《草上之风赋》

《螳蜋拒辙赋》等俳谐赋、《枕中记》《南柯太守传》

等寓言小说，以及唐以降的各类传承创作等。古

人对其中的传承演化关系亦多有论述，如叶梦得

《避暑录话》：“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

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96］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逐贫赋”条：“韩文公

《送穷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拟杨子云《逐贫

赋》。”［9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子虚、上林

不已而为修竹、大兰，修竹、大兰不已而为革华、

毛颖，革华、毛颖不已而为后土、南柯，故夫庄、

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也。”［98］“寓言”

作为文类概念并非因其具有统一规范的文体形式，

而是因不同文体中的部分作品集中使用了同一种艺

术构思方式、表现手法，如取譬幻设、拟人假托、

戏仿俳谐、托事寓理等。因此，从中国古代叙事传

统与叙事学视阈来看，“寓言”的名实之辨及其传

承演化对于揭示自觉虚构幻设意识、戏拟俳谐意识

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的起源、发展演化无疑具有独特

的意义和价值。

四 “寓言”文类之定位和归属

从文人别集、文章总集和选本收录以及官私书

目著录的情况来看，“寓言”文类的定位实际上也

介于集部之文和子部之“小说”之间。

多部“寓言”文类性质的作品选本被明清公私

书目著录于集部之“总集”或“逸文”之属，如

《文府滑稽》著录于《徐氏家藏书目》“集部 - 总集

类”、《澹生堂藏书目》“集类 - 逸文”、《四库全书

总目》“集部 - 总集类”；《游翰稗编》《滑稽文传》

著录于《澹生堂书目》“集类 - 逸文”。同时，此

类作品选本也著录于子部之“小说家”，如《谐史》

《游文小史》见于《国史经籍志》“小说家”；《滑耀

编》见于《脉望馆书目》《国史经籍志》“小说家”；

《滑稽小传》《古今寓言》《谐史集》《广谐史》见于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

对于此类选本同时跨类著录于集部之“总集”

和子部之“小说家”，古人亦有困惑，如《四库

全书总目》之《谐史集》提要：“据其体例，当入

总集，然非文章正轨，今退之小说类中。”［99］的

确，从编纂体例来说，此类选本多采自集部之文

人别集，自当归入“总集”，如《广谐史总目》之

“撰著姓氏”称其来源：唐代《韩文公全集》、宋

代《苏文忠公全集》《淮海闲居集》《屏山集》《稼

村类稿》、元代《杨铁崖文集》《东维子集》以及

明代《贝清江文集》《丹崖集》《东园遗稿》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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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此类作品在文人文集中多归属于“传”类（主

要指“假传”“寓传”“托传”“自传”等）或“杂

文”“杂著”类。例如，宋元时期，《毛颖传》分别

归入文谠注《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三十六“传”

和魏仲举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六“杂文”，

司空图《容城侯传》归入《司空表圣文集》巻一

“杂著”，张咏《木伯传》归入《乘崖先生文集》

卷六“杂著”，杨万里《豆卢子柔传》归入《诚斋

集》卷一一七“传”。明清时期，何乔新《梅伯华

传》归入《椒邱文集》卷二十“传”，程敏政《石

钟传》归入《篁墩集》卷四十九“传”，罗玘《胡

液楮传》归入《圭峰集》卷二十一“杂录”，孙承

恩《桐君传》归入《文简集》卷三十五“传”，吴

伟业《叶公传》归入《梅村家藏稿》卷二十六“杂

文”，侯方域《蹇千里传》归入《侯方域集》卷十

“杂著”，梅曾亮《墨生传》归入《柏枧山房全集》

文集卷八“传”，铁保《壶中君传》《秦娘子传》

归入《梅庵文钞》卷八“杂文”。在文章总集中，

此类作品或附于相应的“传”“记”等文体，或因

文体驳杂难以归类而归入“杂文”，如《文苑英华》

“传”类收录《毛颖传》《下邳侯革华传》《梓人传》

《种树郭橐驼传》等“立言有寄托者”“俳谐为游戏

者”［100］，“记”类收录《醉乡记》《鹗执狐记》等，

“杂文”类收录柳宗元《三戒》《罴说》《捕蛇者说》

《蝜蝂传》、陆龟蒙《告白蛇文》《纪稻鼠》等。

对于俳谐之文，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其具有“辞

虽倾迥 , 意归义正”和“本体不雅 , 其流易弊”之

两面性，如刘勰《文心雕龙·谐隐》。对于文人别

集是否应收录此类作品，应当附于相应文体，还

是归入“杂文”，古人亦有所辩说，如《四库全书

总目》之《去伪斋文集》提要：“是集亦多有裨世

道之文，而出于后人之编录，一切俳谐笔墨无不

具载。夫韩愈杂说仅数条耳，其他寓言惟毛颖传、

石鼎联句编入集中，革华传、嘲鼾睡诸篇即不编

入。李汉所以为有识。惜编是集者昧此也。”［101］

这应与古人对“寓言”文类褒贬不一的价值判断密

切相关，如林駉《源流至论》卷二：“韩昌黎《毛

颖传》，旧史鄙其讥戏不近人情。小宋复谓《送穷

文》《毛颖传》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其抑

扬之不一如此。”［102］因此，对“寓言”作品褒扬

者，自然将其编入别集中，并附于相应文体；相

反，对其贬抑者，却会将其归入“杂文”“杂著”，

甚至黜而不录。当然，在文人别集中，“杂文”“杂

著”实际上还成了容纳文体新、变之作的“特区”，

这些作品或属于难以归入原有文体体系的创新之

体；或属于突破固有文体规范的变体之作。“寓言”

文类涉及的俳谐之文，也大都可看作文体新、变之

作。古代文体的正变中亦有品位雅俗、高下之分，

戏谑化的变体、破体之作，自然容易被看做品格鄙

俗、地位低下者。

古代“小说”一辞歧义丛生，乃古代文学文体

术语中指称范围最为复杂者之一。“小说”是无关

于政教的“小道”之义界，使其成为范围非常宽泛

的概念，成了容纳无类可归或不登大雅之堂的“小

道”之作的渊薮。集部之文与子部之“小说家”的

交叉混杂，也主要集中于部分价值定位低下者。

“寓言”文类被看作“小说”亦属此类情况。在贬

抑“寓言”文类者看来，此类俳谐作品自然属于难

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将其看作“小说”也顺理

成章，常常径直称其为“小说”，如徐长吉《谐史

序》：“齐谐者，志怪者也；又谐者，谑也。何言乎

怪与谑也？”［103］周紫芝《滑稽小传序》：“虽街谈

巷语，小说不载，稗官不录者，时有可观，辄采而

书之，号《滑稽小传》。”［104］李维桢《广滑稽序》：

“已采两汉以来至宋元本朝人稗官小说家数十百种

语类滑稽者集之，凡二十六卷。”［105］顾炎武《日

知录》卷十九“古人不为人立传”条：“《毛颖》、

《李赤》、《蝜蝂》，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

稗官之属耳。”［106］这种认识也与部分明清公私书

目将其归类于子部“小说家”完全一致。近现代以

来的古代小说研究也多将此类纳入其中，有的学者

还将其专门界定为“寓言小说”“谐谑小说”。

通过全面系统梳理“寓言”作品谱系和文类概

念，我们实际上揭示出一个中国古代的“寓言”系

统。以回归还原的思路尽量贴近历史本然的文类、

文体定位来梳理中国古代作为文类概念的“寓言”，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站在古人原有的文类、文体谱系

的立场上贴近古人原有的观念认识来审视研究相关

文体和作品，建构中国“寓言”自己的历史，呈现

那些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独有之作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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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方式、艺术手法、精神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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